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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照宮中的習慣，雖然不是明定的法制，逢到每月的朔望兩日，照例是要唱一次戲的。這些戲的腳本有許多就是太后自己所編

的；原來太后對於中國的古劇認識得也很深切，再加伊的文學本來也有相當的根底，所以要寫些劇本，實在不是一件難事！宮中唱

戲原也算是家庭娛樂的一種，故除元旦，元宵，和萬壽節等大日子，難得召班外面的伶人進宮演唱之外，平常日子都是由一班太監

擔任的，他們也都曾下過一番苦功，能戲極多有幾個傑出人才的技藝，反比外面的伶人更好，這是太后久已引為快事的。　　僥倖

得很！太后為著追念同治而傷感，以致於合整個的古宮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的第二天，恰巧是月半，正該輪到唱戲的日子。以

前每當朔望的前一日，太后多半是預先會把明天要唱的戲點定了，吩咐下去的，而且伊所點的戲，往往老是那麼幾出，這幾出當然

就是伊老人家所最愛聽的，伊雖連續的一次，五次，十次的聽下去，也不會覺得厭煩的；這中間，自然又要算伊本人新編的戲占多

數。因此，外面的的人－－包括一切王公大臣－－雖從沒有機會聽到太后所編的戲，而我們這幾個，卻無不聽得十分爛熟，連字句

也背得出來，甚至已聽厭了，巴不得太后不要再點出來；因為我們所最愛聽的戲，終究還是那些原有的老戲。這些老戲不但是歷史

悠久，而且無論那一處的戲班子，都有相類的腳本，只是演員所用的方言不同而已；它們的所以能流傳得既久且廣，當然自有一種

引人入勝之處！

　　我上面不是已經說過，每當太后有什麼不快的感覺時，合宮的人便都連帶的會發愁起來了；所以我們總是要盡力的設法使伊快

活，尤其是在這些氣象陰森的盛京古宮中，我們倘若再不在精神上找些適當的調劑，真要變為生趣索然了！因此，當我想到今天是

月半，照例應該唱戲的時候，我心上真覺得高興極了。「老佛爺！」這一天的早上，我雖然瞧伊的臉色尚不十分溫和，但為著要揭

去這一重濃厚的愁霧起見，我竟極大膽地向伊說道：「今天又是月半了！我們不是應該唱一次戲嗎？依奴才的意思，如其讓這裡的

老祖宗們也見見我們那些熱鬧的玩意兒，使他們知道如今的天下，還是跟先前一般的昇平安樂，可不是一種很好的孝敬嗎？再者，

我們在這裡既不再有什麼好去處可以出去玩，那末光是枯坐著，也太氣悶啦！唱戲倒是最好不過的消遣。」

　　太后聽了我的話，居然露出了一絲笑意，並把頭微微點了一點。「不錯！你這個主意確是好的！就依你吧！」伊便絕不遲疑的

核准了我的建議。

　　「那末，請老佛爺吩咐，今天該唱那幾齣戲呢？」我的冒險的嘗試既已成功，膽子便格外大了，爽快催伊點起戲來。

　　「我沒有什麼成見，就把你所愛聽的戲點一兩出來吧！」

　　伊的笑意漸漸地透露了。

　　這真是一個特殊的恩典啊，原來每次唱戲，所有的節目十九都是太后自己指定的，不但我們這些女官從不曾享過這種特權，便

是光緒，隆裕，以及一般公主，福晉之類，也是很難得輪到有奉太后懿旨點戲的機會；因為這也是表示寵眷的意思，決不是隨便什

麼人可以盼望得到的！如其有人輪到了點戲那真和臉上裝了金一樣，這個差使榮耀固然很榮耀，而肩膀上的責任卻也不輕呢！第一

是你所點的戲必須沒有什麼犯諱，或於當時的情形不盡適宜的地方，第二便是必須博得太后的愛聽。第一點比較還容易，只須稍微

想得周到一些，便不致有什麼問題啦！第二點可就大大的不容易了！然而萬一你所點的戲竟不能引起伊的興趣，這事情便糟了，你

所受的羞辱和窘迫，將十倍於你所受的虛榮。想來真是很可慮的！尤其是這幾日，太后的性氣很不好，已使合宮的人都覺得難以度

日，假使再觸惱了伊，大家還好說什麼話呢？況且我們不久就要回京去了，誰都希望在離開奉天之前，不要再留下一些不良的印

象；於是我就格外的感到困難了。

　　此刻我雖然要想辭謝這個點戲的差使，也已不行了；因為方提議唱戲的人便是我不點還教誰點？這真可說是作法自斃了！但我

明知懊悔已經不及，只得儘量利用我的腦筋，左思右想的考慮了約莫有七八分種模樣，幸而太后也體涼我，知道我是在挨命的搜索

枯腸，也就不忍催促；後來，我居然想起了一出情節極熱鬧的「四郎探母」。

　　戲碼既定，自然就有人下去準備了。

　　關於唱戲的一切設備，宮裡頭是購置得非常周全的，並且都有人很小心地管理著的，要用時不難一索即得。所有的布景，戲裝

等等，更是無一不精美，再加逢到春天，就有適用於春天的行頭，到夏天，秋天，冬天，亦復各各不同。讀者聽了這些話，也許不

能深信無疑，以為這是事實上很不可能的事；然而卻是真的！在北京宮中，就有十二個高手的縫工供養著，什麼事情都不做，一天

到晚，一年到頭，老是在裁制戲裝，或是打好了圖樣發往蘇州或廣東那些地方去定制，總是一些不惜工本的。這一次，他們雖然都

不曾隨駕東來，但我們早已把唱戲時應用的各種東西一件也不遺漏的從車上載來了。光是照料這一項娛樂品，也有一個老太監負責

專司其事，他手下還有一二十個小太監充助手咧。所以我們不論唱什麼戲，只要點下去便都可以排得出來的，一小半的原因，固然

是行頭的齊備，而最大的原因，卻是那些唱戲的太監，不論生旦淨丑，個個多會唱許多的戲，隨時可以湊得起來，不至缺角。

　　唱戲就不能少戲台，幸而盛京這些宮院的建築雖然已很破舊，但在某一座大殿前面的空地上，卻也有一座戲台建著。當然，它

的年齡也是很老的了！格式和我們尋常在神廟中所見的戲台相同，只有一層樓那樣的高，不過地位比較闊大些。論到戲台，北京宮

中的那一座也還平常，最特別的要算是頤和園裡的那一座了！它一共有三層，據說當初建的時候，那些樓板全是活絡的，可以上下

移動，做得差不多和現在的升降機一般的靈巧。當最上的一層上在演戲的時候，下面兩層為看戲的人所瞧不見的台上，已暗暗在準

備著了；待到上層的戲演完，便立即把它弔上高頭去隱過了，第二層便在同時弔上來，所有的佈置已早就擺下，連最先出場的戲子

也已在台上站著了。這樣把舞台弔上吊下的結果，就省卻一番檢場的工夫，前後兩齣戲盡可很緊接的演出了。在那時候，如此巧妙

的構造，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新鮮把戲，著實驚動了不少的人，而主持這件工程的設計人員中，第一個便是太后自己。可惜來為因

為不很安全的緣故，就停止使用了；但規模的寬暢，構造的精美，還是非常的出色，遠非別處的戲台可。

　　如今來到奉天，一切都很陳舊，再要有這樣精美的戲台自然是不可能的了；但為不使太后感覺到過分的難看起見，臨時的張羅

修飾，是不可省的，好在我們有的是太監，他們人數既多，辦事又能幹，這些零星夾雜的事情行托他們去辦，真是無有辦不了的。

果然隔不了多少時候，就有人來報導：「一切全齊備了，戲也扮好了，只等太后的懿旨一下，馬上就好開鑼。

　　「這時候我就得把我所點的戲告訴太后了。－－方才我只是差人去知照了那些唱戲的太監，並不曾先奏明太后。－－造化得

很；伊聽了居然立即表示贊成，使我心上頓時安定不少，而且伊還在一路走往那唱戲的所在去的時候，很有興地把這四郎探母一齣

戲的情節，原原本本的說給我聽；其實我既然知道點這一齣戲，怎會不知道其中的情節？不過太后是絕對不管的，伊總歡喜倚老賣

老的，很鄭重地把無論什麼事情，當做一件新知識，新發明一般的告訴人家；而聽的人又因攝於伊的積威之下，雖然心上實在不願

意聽，但也不能不裝著很有興，很重視的樣子，默默地傾聽著。如其不這樣的話，或竟忍不住而失笑起來，那就算大大的越禮了！

所以我們都已習慣於這一種強迫的聽講，再也不會觸惱伊的。

　　可是平心論來，伊對於講故事的興趣雖象是太濃厚了，往往是硬捉人家來聽講；但伊的口才，卻委實不錯，一樁很平凡的故

事，經伊一講，便比原來的要動聽了許多。不管是第一次，第二次，以致於第五，第六次的重複的講述，也總不至絲毫精采都沒

有，所以我們有時候確也聽得很高興。

　　不一會，已到得那戲台前面，太后就在正中安著的御座坐下，我們這一起的人，便照例分著兩邊，在伊後面侍立著，我抬頭把

這戲台一看，不由就暗暗地佩服那些太監的能耐。他們竟在極短的時間裡，把這一座陳舊不堪的戲台，收拾得很像樣了；而且竭力

的模仿頤和園裡那一座的格式，差不多已模仿到三四分模樣了。又喜當我們未來之前，先來收拾的人也注意到這一座戲台，所以台



上的幾根柱子，早就重樣漆過，那些雕在柱上的飛龍，也一律加敷了一重金顏色，黃澄澄地耀得好生奪目；此刻再掛上幾幅繡花的

錦幔，頓覺面目一新，好比一個鄉下老頭兒換上了一套時新的袍褂，他原有的一股寒酸愚蠢的土相兒雖不能完全掩過，但至少是不

會再如何觸目的了！太后也點頭微笑，表示這座戲台尚可用得，那末我們的戲不就可開鑼嗎？卻還不能咧！要開鑼是必須由太后自

己吩咐下去的，誰也不敢擅動；而此刻的太后，還正在很有興地給我們講著楊四郎怎樣失落在番邦，怎樣和鐵鏡公主成婚，後來怎

樣思親，公主又怎樣給他盜令，他怎樣進關等一切詳細的節目，伊決不肯讓我們聽了一半便停止，於是戲就擱下來了。一直待伊講

到楊四郎怎樣回去太遲，以致給蕭太后知道，險些要把他斬首，幸得公主力救才免，這一段故事方始完畢。

　　待伊的話匣子一停，大家都知道戲是快要開演了；伊也不用說什麼話，只把手一擺，旁邊的太監就飛一般的奔近戲台邊去，高

聲叫道：「老佛爺有旨，吩咐開鑼！」台上便霎時間金鼓大作，一幕一幕地演出來了。在演戲的時候，太后還不肯安靜；盡是絮絮

不休的把戲劇上的各種習慣和軼事說給我們聽。

　　其實伊也是因為看戲看得太多的緣故，再也無心安坐靜觀了。

　　不過伊所給我們說的，卻是大半是前此伊早就告訴我們的老話，而我們是不得不假裝著聞所未聞的神氣來聽伊說的。

　　「唱戲的人可說個個都是非常信奉神佛的！」今天，伊居然說合了一段比較新穎的事跡來。「尤其對於那人稱伏魔大帝的關

公，格外的恭敬虔誠，無論一個怎樣歡喜說笑話的人，只要是輪到他今天拜關公。他就立即會端莊起來。而且還得先去買一尊關公

的佛像來，弄好了高供在桌上，點起香燭，誠誠懇懇的磕了頭，然後再取出來，依舊供在桌子上，再磕過頭，最後，還得把它擱在

紙錠上焚化。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做作，他們方始能安心，否則必將惴惴然以為大禍將臨。」

　　「唱戲的人又是最愛守舊的！」太后繼續的把伶人生活形容給我們聽。「無論一舉一動，以及戲文中的唱詞，念白，行頭上的

花紋，插戴，都視同金科玉律一般的謹守著，永遠不肯改變；不但他們自己一生一世是這樣，就是傳到他們的子孫或徒弟，也仍然

如此！」

　　這兩段話可說是極中肯的，我後來又聽別人也是這樣說起過。

　　我以為中國舊劇的文場，還不失為一種很優美的歌劇；至於武場就不免太熱鬧了！每逢演到兩軍交戰的時候，大鑼大鼓，敲得

人的耳朵也幾乎震聾；再有那種拚性捨命的蠻打，也失之太野，我是最不愛瞧的。

　　這天的四郎探母演完之後，太后告訴我說，那個演佘太君的身材的很小的太監，成績最好，該賞他一賞；我卻根本沒有研究，

只得隨便含糊的應了一個是：後來這個太監究竟有沒有得到伊特賞，也就不得而知了。


	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御香縹緲錄 第二十二回 黎園別部

